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３４２

Ｅ－ｍａｉｌ押xubk＠ｃｙｄ．ｎｅｔ．ｃｎ２０１3年11月20日 星期三12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徐百柯冰点·特稿

童书有道
本报记者 杨 芳

冰点特稿第903期

面对癌症晚期患者，你会说些什么？医
学人文学者王一方的做法是朗读儿童图画

书。其中一本名叫《獾的礼物》，主角是一只
喜欢穿白衬衣、绿裤子的獾，讲述了朋友们
接受他逝世这一现实的过程。

在热闹的复活节活动中， 你会表演什
么？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做法也是朗读儿童
图画书。当着台下3万名观众，这位大国领
导人模仿起怪兽伸出利爪的动作， 表示自
己是童书《野兽出没的地方》的忠实粉丝。

拍摄首部3D电影， 你的主题是什么？
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选择还是儿童图
画书。一年前，根据童书《造梦的雨果》改编
而成的电影《雨果》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
导演、电影、改编剧本等11项提名。

“你确定吗？”11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
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上，
有人这样怀疑，“就是那些大多数几十页就
翻完、也没有太多文字的儿童读物？”

“图画书可以从0岁读到99岁。”在随后
的华文图画书论坛上， 香港儿童文学文化
协会会长霍玉英表示。日本著名作家柳田
邦男则提倡 “人生三读绘本”：“第一次是
小时候，被家长抱着读 ；第二次是当了父
母以后 ，抱着自己的孩子读 ；第三次是积
累无数人生经验后，年老时自己读。”

一本被学校和书店禁止阅

读和销售的图画书， 却因承认
了孩子的天性得到孩子的热烈

追捧

在创办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之前，陈
范俪■很是好奇，那本主角是长着猪鼻、牛
角怪物的《野兽出没的地方》的读物有何魔
力，让孙子孙女百看不厌。

事实上， 当1963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
时，曾遭到猛烈抨击。心理学家认为野兽会
吓坏孩子，给孩子带来噩梦；家长则担心那
个化身为野兽、 充满叛逆的男孩麦克斯会
成为坏榜样； 不少学校和书店甚至禁止这
部作品阅读和销售。

据说，作者莫里斯·桑达克早就预见到
了这种争议。面对不断催稿的编辑，他故意
将书名伪装为《野马出没的地方》。

出人意料， 这部作品获得了孩子们的
热烈追捧。 一个8岁的小男孩写信问桑达
克：“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到达野兽国？如
果票价不是太贵的话， 我和妹妹都想去那
里过暑假。”奥巴马也对妻子说，自己就像
书中的麦克斯。

多年后， 桑达克因为此书被 《纽约时
报》誉为“华美梦魇的缔造者”，“将图画书
从那个对丑恶略而不表的无菌室里生生拽

出， 直击人类灵魂深处萦绕不散的暗黑之
美”。在曼哈顿，还有两条交叉的街道被命
名为“莫里斯·桑达克路/野兽国路”。

如果说桑达克是图画书界的毕加索，
那么英国的安东尼·布朗就是达利，其作品
风格以超现实主义著称。 参加此次颁奖典
礼和论坛，是他首次来华。

许多人拿着他的名作《我爸爸》和《我
妈妈》来请他签名。而在颁奖典礼上，布朗
略带伤感地回忆， 他的父亲早在他17岁时
因病突然去世，使他深受打击。多年后，他
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黄褐格子的睡袍、
蓝色条纹的睡衣和红色棉拖鞋，“上面还留
着父亲的味道”。他据此创作出《我爸爸》一
书，睡袍的格子图案不仅出现在“爸爸”身
上，还出现在吐司面包上，结尾是父子紧紧
相拥的场面，一旁的文字是：“我爱他，而且
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这一天在南京师范大学的颁奖现场，
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画书界 “大腕明
星”，不仅有以创作《向左走、向右走》闻名
的台湾插画家几米， 还有被画家黄永玉直
呼“湖南有福了”的画家蔡皋，以及来自日
本著名图画书出版社福音馆的资深编辑唐

亚明等。
之所以选在11月9日颁奖，是因为这一

天是丰子恺先生的诞辰纪念日。2008年，在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支持下， 陈范俪■创
办了书奖。 这个基金会由她的丈夫陈一心
创办，致力于推广儿童阅读。如今，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已经举办3届，累计评出22本
得奖作品。

“现在小朋友压力太大，又要读书啦，
又要参加培训班啦，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
长，有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把童年还给
孩子？”陈范俪■这样解释初衷。

在本届书奖评审霍玉英看来， 这与丰
子恺毕生关注造福儿童的理念极为相似。
丰先生自称“儿童的崇拜者”，他勾勒的孩
子虽然往往只有寥寥几笔，却充满了童趣。

不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
在颁奖典礼上 ， 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却
是———什么是儿童图画书。打个比方，这就
像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嘉宾们首先要
向人们解释什么是DNA。

“图画书不是漫画书，也不是连环画。”
此次奖项的评审唐亚明澄清道。一般来说，
图画书是专门为幼儿创作， 依靠一连串图
画和为数不多的文字结合， 即图文合奏来
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位出生于北京的中年人还记得，在
上世纪60年代，连环画在全国风靡，其中既
有《水浒》等传统小说，也有《地道战》等电
影连环画，还有《黄继光》等革命题材。

对于连环画， 当年的慈禧太后也曾痴
迷不已。面对百官进献的60大寿寿礼，老佛
爷在一堆古玩珍宝中偏偏看中了一套 《聊
斋图说》。

当中国人还沉浸于旧上海流浪儿童三

毛的悲惨故事中时， 美国儿童作家及漫画
家苏斯博士和出版商朋友打赌， 能否创作
一本“从头到尾只用50个单词”的童书。这一
赌金为1000美元的赌约， 成就了经典绘本
《绿鸡蛋和火腿》，书中所用词汇很少，而且
句子结构大量重复， 孩子一旦记住了第一
句，后边的句子很容易读出来。1957年，蓝登
书屋和苏斯博士合作，推广“开始读书”系
列图画书，旨在为低龄儿童提供图画书。

如今， 苏斯博士的生日3月2日被美国
教育协会定为全美诵读日， 也称苏斯诵读
日。在这一天，人们朗诵苏斯博士的作品，
把这作为一项有趣的公民义务。

医生会告诉癌症病人，几
米曾经在这间病房里，走过死
亡幽谷，以画笔重生的奇迹

举办颁奖典礼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贻芳

报告厅 ，11月9日被装扮成儿童乐园的模
样———墙壁上挂着彩色鹦鹉、 蓝色刺猬和
黄色蜗牛等卡通图版———这也是根据此次

获奖的作品设计的。其中首奖是《我看见一
只鸟》，佳作奖分别为《很慢很慢的蜗牛》、
《阿里爱动物 》、《看不见 》、《最可怕的一
天》。

不过， 当人们等待佳作奖 《阿里爱动
物》的作者黄丽凰现身领奖时，走上台的却
是一个穿着雪地靴、 短裙的时髦女郎。原
来，黄丽凰已经在2009年去世，代替她领奖
的是女儿彭维昭。

“我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真正懂得欣
赏她的文字。”如今26岁的彭维昭回忆，“虽
然《阿里爱动物》的文稿在我10岁时就完成
了。”

多年后，她遇到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问
她是否看过母亲的作品， 她说自己上次看
到已经是十几年前读小学时候的事情了。
重读母亲旧作， 这个女儿惊异地发现：“有
押韵呐！”

彭维昭说， 以前她最不耐烦母亲像孩
子那样大喊：“你老妈真是太厉害了！”她总
皱着眉想， 哪有人这样自吹自擂。 直到今
日，回想母亲的成长历程，才明白母亲一生
都渴望他人的肯定，而身为女儿，自己又是
多么吝啬。

提及这部作品的出版历程， 绘者黄志
民也是感慨万千：“我画这本书是37岁，这
本书出版时我51岁， 如今获奖我53岁。”当
年，他作为彭维昭的小学六年级老师，和来
学校做志愿者的黄丽凰结识， 并最终合作
完成了这部作品。

对于图画书创作的艰辛， 几米深有体
会。当被记者围堵追问创作灵感时，这个年
过半百的插画家忍不住笑了：“大家非常喜
欢问灵感，3秒5秒出现，重要的是怎么转换
成作品， 要花很多时间一个人默默在工作
室里面无语问苍天。”

他始终记得成为绘本家之前， 曾经走
过一段艰辛的化疗过程：“我一直记得1995
年大夫告诉我得了血癌那一幕， 住院的每
一天我都在哭泣。”

如今， 几米当年住的台北荣民总医院
71号病房，被布置为“几米病房”。护理站的
墙上是一只彩色儿童木马， 家属休息区的
墙上，一个男孩躺在绿草地上，微笑仰望天
空。而在走廊旁边挂着一排画作，其中6幅
画的主角都被禁在一个框框里， 或是看框
外游弋的鱼儿， 或是望着窗外的蓝天。“这
应该是代表几米生病时的心情。”一位护士
认为。 如果病人心情不好， 医护人员便会
说，“你看几米也住过这里， 他都能病愈出
院，画这么多有名的画。”

此次现身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

典礼 ，是几米时隔9年后重回大陆。在 《我
所热爱的创作 》主题演讲中 ，他开玩笑回
忆创作《向左走、向右走》的过程：“本来想
写惨一点的 。但因为身体不太好 ，还是给
了他们一个重逢的快乐结局。”

事实上，正是2002年《向左走、向右走》
在中国大陆流行，“绘本” 这一源自日本的
概念才开始传播开来。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绘本创作

工作室负责人杨忠解释说， 绘本一词是指
由图画（绘）和文字（本）构成的书籍，在我
国又称为图画书，欧洲叫做Picture Book。

当这些薄薄的、以图画为主的童书进入
中国人视野时， 包括专业人士都忍不住怀
疑。此次书奖评审、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
就曾怀疑过：“这么贵， 能卖出去吗？” 在日
本， 当一个中国母亲带着只有3个月的孩子
去医院体检，被赠予3本儿童图画书时，她也
忍不住想：“这么小的孩子，能看得懂书吗？”

在台湾儿童文学评论家、 本届书奖的
评审主席柯倩华看来， 图画书不仅能帮助
小孩子从家庭到学校、从玩具到书，也是从
图像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钥匙 。“在孩子
还不会讲话或者不认得字时，他已经能在

图像世界做很多的事情。但他的文字语言
能力不像成人这么熟练，他必须要靠图画
书的形式去认识。”柯倩华指出。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凯瑟琳·斯诺关于
早期阅读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 上世纪
90年代， 美国调查发现成人的阅读能力下
降，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斯诺
所在的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研

究发现，人的主要阅读能力是在3～8岁形成
的，这期间奠定的是自主阅读的能力。2000
年， 美国图书馆协会推出 “阅读从出生开
始” 计划， 鼓励父母教育出热爱阅读的小
孩，很多图书馆甚至对婴儿开放。

信息爆炸的时代， 父母和
孩子依偎在一起， 这种原生态
的阅读方式显得弥足珍贵

当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安东尼·布朗上
台演讲， 很多人以为这位作品风靡世界的
绘本大师会吐露自己创作的奥秘。 他先后
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和“英国格林威大
奖”，前者素有儿童图画书界的诺贝尔奖之
称。

出人意料，他的演讲题目是《变：玩一

玩形状游戏》。这是他和哥哥小时候常常玩
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在纸上画出任一形状，
另一个人根据形状补充笔画。

时至今日，这个童年游戏还在继续。布
朗请来了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
电影名星艾玛·姆逊和插画家昆汀·布雷克
等45位文艺界人士， 一起接龙玩他的形状
游戏。布朗认为，这个游戏将极大地培养想

象力和创造力， 应该在人们的一生里持续
地玩下去。

只是， 现场的听众似乎对此并不感兴
趣。在接下来的提问中，他不断被询问一些
看起来“实际”的问题。

一位来自香港的父亲困惑， 当面对一
幅幅精美的图画时， 不知道该如何向女儿
阐释其中的意义，只能感叹“啊，太美了！”
一位母亲有些焦虑地说， 自己给孩子买了
不少图画书，但发现孩子并不爱看，甚至喜
欢撕书和吃书，“我孩子从小就不爱看书，
将来会不会不爱学习？”

“图画书不是教育孩子，让孩子多识几
个字，或者学会做人的道理，而是让孩子玩
的。”刘绪源还遇到一些家长，直接把书扔
给孩子让他自己读， 或者指着上面的文字
考孩子。

“图画书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唐
亚明常常需要闭上眼睛， 仔细聆听图画书
的语言，以此判断是否合适。

这位有着30年图画书编辑经验的人
还认为，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这种原
生态的阅读方式显得弥足珍贵。“你可以
想象， 与各自拿着 iPad或者 iPhone玩耍不
同 ，父母和孩子依偎在一起，大人一页一
页地把书翻开，逐字逐句地读给小孩听。”

这也是福音馆创始人松居直的观点。
时至今日，这位“日本图画书之父”还记得
小时候睡觉前 ， 母亲给他读图画书的情
景。他认为 ，绘本中被印刷出来的画是静
止的， 可是孩子在心里看到的绘本在生
动地活动着，用耳朵听来的语言，不断地
使画活动起来， 形成更为广阔的世界。如
今，他不仅会给小学生、中学生读图画书，
甚至还到大学去读图画书。

这份相互依偎的温暖也永远留在父

母心中。日本作家柳田邦男一直以创作关
注灾难、疾病和战争的作品而著称。不过，
当亲眼目睹自己25岁的儿子自杀后，他几
乎患上了自闭症：“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
对任何举动都没有感觉，过着行尸走肉的
日子，全世界只剩下灰褐色。”

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闯进书店，看到
一本绘本的封面。“深蓝色的果树当中，一
位头戴白帽的少年，穿着白色风衣，迎风而
立。这张昭和初期农村子弟的身影，充满了
怀旧气息，唤醒我早已忘怀的少年记忆。遇
见这本绘本，迷失在沙漠的我，眼前突然浮
现了绿意盎然的绿洲。”柳田邦男说。

更为重要的是，“孩子小时候， 我努力
给他们读各种名作的记忆一下子苏醒过

来，让我怀恋不已”。如今，这位作家也成为
日本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

绘本就是一颗种子，栽培
到孩子的心里，孩子们用自己
的感受、社会经验让这颗种子
生根发芽

相比欧美国家悠久的图画书历史，起

步10年左右的华文原创图画书就像个刚出
生的小婴儿。在推广儿童阅读的过程中，陈
范俪■发现， 市面上的图画书作品大多是
翻译作品， 此前甚至没有一个鼓励原创图
画书设立国际大奖。

2002年， 在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读书的
杨忠， 希望对中日儿童图画书进行比较研
究。 当时， 她随便在日本一处街角或者地
铁出口， 就能找到一家图书馆， 里面摆满
了儿童图画书。 不过， 当她回到北京， 走
遍了各大书店， 发现几乎没有原创作品，
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本翻译作品 《猜猜我有
多爱你》。

这本书只有32页， 内容是两只兔子的
对话。 当小兔子使劲儿把两只手臂张得大
大地说 “我爱你有这么多” 时， 大兔子张
开更长的手臂回应道， “可是， 我爱你有
这么多。” ……最后， 小兔子说： “我爱
你， 一直到月亮上面。” 大兔子的回答则成
为经典： “我爱你， 从这儿一直到月亮上
面， 再———绕回来。”

这样看似简单的对话 ， 却让儿童阅
读推广人杨政很感慨 ： “我们中国人比
较含蓄 。 在我们小的时候 ， 父母不会对
我们说 ‘我爱你’， 我们长大了也很难对
父母说出 ‘我爱你’ 来。 但如果读 《猜猜
我有多爱你》， 孩子和父母习惯了互相表
达爱意。 你会知道孩子想什么， 孩子也会
知道你想什么。”

绘本所提供的平台， 不止是交流。 刚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李浅说， 自己最
爱的绘本是 《红鞋子》， 它讲的是一只孤
单的红鞋子， 通过小老鼠的帮助， 找到了
好朋友另一只红鞋子的故事。 “我想到了
搬家以前我最好的朋友笑笑， 我们就像两
只分开的红鞋子。” 她对妈妈说， “幼儿
园老师讲奇数时告诉我们， 奇数很可怜，
因为它总是孤孤单单的， 没有朋友。 小朋
友们不要做奇数！”

“绘本就是一颗种子， 我们把它栽培
到孩子的心里， 它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
孩子用他们的感受、 社会经验让这颗种子
生根发芽。”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
所所长朱自强打比方说。

这颗种子结出的果实， 远超你我的想
象。 1995年， 日本绘本家伊势英子来到大

地震发生后的神户， 希望创作一部作品，
但她发现， “风景成了碎片， 彷佛在拒绝
被我描绘”。 直到3年后， 她作为大提琴手
应邀参加支援地震灾区的 “1000把大提琴
音乐会”。 最终， 这本灾后心灵抚慰读物
《1000把大提琴的合奏》 创作出来。 一个
经历过 “9·21” 大地震的台湾人说， 自己
第一眼就爱上了这本书， 并将它分享给在
地震中失去亲友的朋友。 后来， 一名志愿
者把这本书带给经历过 “5·12” 汶川特大
地震的四川孩子们， 希望能够抚平他们受
伤的心灵。

这颗种子不仅种在了孩子心中。 作为
图画书 《团圆》 的作者， 余丽琼把自己的
故事写了出来， 她的建筑师父亲， 在很长
的时间里， 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 只
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妻子和一对儿女团

聚。 而在书中， 小女孩毛毛在过年与父亲
团聚的短短5天里， 和外出打工才回来的
爸爸一起贴春联、 看舞龙、 包汤圆。 绘者
朱成梁则在封底写上自己的话： “这些大
大小小的团聚和分别 ， 构成了我们的人
生。”

2009年， 《团圆》 荣获第一届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 “最佳儿童图画书首奖 ”。
2011年 ， 《纽约时报书评 》 将英文版的
《团圆》 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
榜单。 来自大洋彼岸的人们， 从中体会出
了共通的感情， 美国 《出版人周刊》 在书
评中写道， “这是一幅令人记忆深刻的图
画， 它记录了中国最为快乐的节日， 并且
见证了贯穿其中的感人亲情。”

同样的， 本届书奖的首奖作品 《我看
见一只鸟》， 就是作者兼绘者刘伯乐根据
自己和女儿观鸟的经历所创作。 除了将中
国台湾特有的鸟类画得惟妙惟肖， 书中还
附有一张台湾大坑风景区观鸟指南。

一位粉丝评价说： “他的作品没有王
子公主， 没有城堡洋楼， 也没有动物变成
人在讲话、 超人飞上天去对抗坏人， 看得
见的只有乡间的矮房子， 庙会前多彩缤纷
的小贩， 及一张张很有台湾人味道的脸，
好比穿汗衫坐板凳会翘脚的阿公， 带花布
头巾准备下田的阿嬷， 吃白米饭吃得嘴角
都带便当米粒的小孩。”

一位母亲生命最后的礼物

11月8日晚上， 唐亚明漫步在南京明
城墙附近， 看到地上雕刻的传统民谣， 大
意为 “我们俩好， 我们俩好， 我们俩上街
做棉袄， 冬天我穿， 夏天你穿”。

“这首歌谣如果放在我们这边出版成
图画书， 很可能会被改成 ‘冬天你穿， 夏
天我穿’， 想要教育孩子们去帮助别人 。
但是这样的图画书就没有了童趣， 大人们
总是喜欢去教育孩子。” 唐亚明说。

在他看来 ， 除了过于说教 ， 粗制滥
造， 是目前华文原创图画书的一大问题。
据说， 有的人就像制作电脑漫画一样， 一
年创作出10本绘本。 而唐亚明自己曾经编
纂过一本图画书，耗时8年。

别小看绘本只有短短的几页， 没太多
字，但有时候创作者都是“业界大牛”。曾经
担任美国平面造型艺术学会主席的李欧·
李奥尼在49岁退休后，开始图画书创作。他
的绘画带着风格派、抽象派的痕迹，故事更
是带着浓厚的寓言色彩。 所以虽然有人誉
之为“20世纪的伊索”，却也常有成年人担
心 “孩子读不懂”， 甚至还有人把他的图
画书列入修炼瑜伽的辅助读本。

不过， 这些争论并不妨碍一代代的儿
童为李奥尼的作品着迷。 美国著名幼教专
家薇薇安·嘉辛·佩利， 甚至和12个幼儿园
大班的小孩共读了一年的李奥尼的作品。
这群孩子有白人有黑人，还有刚从波兰移
民过来的， 以及被 “贴标签” 的孤独症儿
童。

“一般观点认为， 幼儿园孩子不适宜
进行长期连续的智力活动。 这是一次有力
的回击。” 美国 《柯克思评论》 这样写道。

这也是此次华文图画书论坛的主题定

为 “心系儿童 、 精雕细琢 ： 真正的图画
书” 的原因。 而书奖评委会则在227本参
评作品中， 精选出5本。

“我们没有顾及地域和出版社的平
衡。” 唐亚明解释了为何最终获奖作品全
部来自中国台湾， “我们以书论书， 这样
的观点和孩子的眼光接近。 孩子在读一本
书的时候， 觉得好玩就读下去， 是哪个出
版社或者哪个作者写的他们根本记不住。”

“家长越来越有这方面的意识， 给孩
子买图画书看。” 刘绪源记得自己到国内
第一家儿童绘本馆北京蒲蒲兰绘本馆讲

座， 经常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 甚至
有人在遥远的新疆也开办了绘本馆。

2011年， 河南安阳人王英就拿着 《猜
猜我有多爱你》 和 《爷爷一定有办法》 这
两本绘本， 找到了当地一位妇联干部。 对
方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 立刻被打动， 把
原先计划租给电玩城的130多平方米的房
间， 租给他开办绘本馆。

除了生命中的温暖， 绘本也能承载与
死亡相关的怀念。 柳田邦男曾推荐过一本
绘本 《口袋里的礼物》， 作者是年轻却罹
患乳癌、 留下8岁和5岁孩子的柳泽惠美。
当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后，
她忧虑的是如何留下自己在这世上活过的

证据， 用什么样的形式给孩子们留下要说
的话， 才算完成作为母亲的使命。

最终，她创作了一本绘本，描写的是兔
子村庄的一家人。当地有个风俗，母亲在婴
儿出生时， 要给孩子手工缝制一件套头上
衣，然后在孩子每年的生日里，将礼物放在
上衣的口袋里。 一岁时，送的是牙刷，两岁
时送的是毛巾， 当孩子有求知欲的5岁，妈
妈送的是放大镜……到18岁时， 妈妈送的
是缠头布， 要带着它登上村子的7座石头
山，名字分别是勇气、快乐、忍耐、礼仪、信
念、信仰和爱。最后一份礼物是19岁的送给
孩子的旅行背包， 告诉孩子要自己探寻珍
贵的东西，再把这些东西装进背包。

据说，在绘本完成之后，柳泽惠美的神
情就像了却最后一桩心事，静静地离去。孩
子们则在她临终前， 感激地说：“妈妈，谢
谢！”

图画书 《野兽出没的地方》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作品 《我看见一只鸟》

丰子恺自称

“ 儿 童 的 崇 拜
者 ”， 他勾勒的
孩子虽然往往只

有寥寥几笔， 却
充满了童趣。

安东尼·布朗的图画书名作 《我爸爸》


